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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后的白鹭湖，才更能
显现出秋天的模样，更能嗅到
秋天的味道。

此 时 的 白 鹭 湖 ，霜 叶 如
醉，色彩斑斓，波光粼粼。妩
媚中带着成熟，成熟中透着大
气，大气里又多了几多厚重。
仔细看看吧，就这么一个短短
的晚秋居然占据着一年四季
的颜色。黄色是秋天的标志，
如美女的胭脂，让白鹭湖更加
楚楚动人。白蜡树叶为长卵
形，从侧面看去，像一把把梳
子，梳理着秋天最后的美丽；
元宝树叶像一只只小手在舞
动着，诉说着对秋的留恋；银
杏叶形同折扇，在秋风中摇曳
着，气定神闲。看到银杏树，
不禁想起一位大名鼎鼎的学
者赞美银杏树是“中国的国
树”，感慨它的“活化石”精神，
并给予最高的“礼赞”，印象十
分深刻。银杏树长相挺拔，高
耸伟岸，实属树中的美男子。
这三种树，叶子形状不同，但
都呈现黄色，有的叶子的中心
还浸透着猩红。那通透的黄，
那响晴的黄，那辽阔的黄，相
互交织在一起，遮天蔽日，铺
天盖地。脚踩碎金，仰望金
黄，感受着摄人心魄的美。

秋阳高照，金风猎猎，树
叶如同雪花一般大朵大朵地
飘落。在我眼中，过了霜降，
这橘黄如霞的叶子，都会变为
一朵朵花。每一次生命的轮
回都会经历花开花谢的过程，
花开的时候，它们尽情地绽
放，花谢的时候才会有一地的
缤纷。

在深秋觅绿，别有一番风
味。你看，白鹭湖阳面的那一
排排雪松，葱葱郁郁，绿的纯
粹，让我一下子想到了春天。
塔松笔直高耸，呈金字塔状，
大枝平展，小枝略下垂，针叶
呈墨绿色。雪松树干深扎在
土壤里纹丝不动，像站岗执勤

的哨兵，威严中带着帅气。春
天来时它不露声色；夏天到时
它默默吐翠；秋天来了，它挂
霜凝露；冬天到了，它迎风斗
雪，屹然挺立。它那种与生俱
来的定力，低调坚韧，一以贯
之，不愧为树中英雄。陈毅元
帅曾作诗云：“大雪压青松，青
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
雪化时。”描述了雪松的挺直
与高洁，赞扬了它的气质与品
格。

湖边的垂柳似乎还感觉
不到秋末冬初的变化，依然摆
动着绿色枝条，在湖面上画着
柔和的弧线。看似柔弱的柳
树却是生命力最顽强的树种，
直到大雪时节，虽叶子黄绿斑
驳，但仍不失风采。柳树从大
寒黄叶脱落，到“五九六九河
边看柳”，只有短短的五十天
的时间，它昼夜不息地积蓄能
量，堪称树中的劳模。在寒风
呼啸攻城略地之时，你还能看
到白鹭湖上最后一抹飘动的
绿，那一定是柳树。

我徜徉在白鹭湖的东侧，
一片通红似火的海棠果映入
眼帘。在春天时海棠树也是
一片翠绿，以后栉风沐雨，承
受太阳的光热，吸吮大地的养
分，颜色由浅而深，如黛如墨，
再渐黄而红，如火如丹。最后
收获一粒粒拇指大的海棠果。
近观海棠果，一簇簇密实相
接，一串串紧密相连，在阳光
的照射下，红得鲜亮，红得耀
眼，像一盏盏点燃的红蜡烛，
在秋风中摇曳。在我贪婪地
紧盯海棠果时，坠落的一棵海
棠果让我看到了树下满地黄
绿叠加的叶子，它们在完成光
合作用之后，在海棠果丰腴红
润之时，翩然离去，用血肉之
躯实现了“化作春泥更护花”
的守护。

晚秋，是芦苇花盛开的季
节。那一望无际的、洁白的、

轻盈的、柔美的芦花儿，随风
从湖畔铺天盖地飘来，更增添
了白鹭湖湿地公园的原始生
态特征。“人淡淡，水蒙蒙，吹
入芦花短笛中”。重阳节午
后，与几个老友聚会，借着酒
劲儿尽情吟诵着“登东皋以舒
啸，临清流而赋诗”“无边落木
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
诗句。酒至微醺，我独自来到
白鹭湖东南角那大片芦苇荡
里，瞬间便沦陷其中。风摆芦
苇，我也随风摇动着头颅，闭
目吟哦《蒹葭》：“蒹葭苍苍，白
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
方。”自得其乐，物我两忘。

如果把城市西部的中海，
比作“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
湖，那么，东部的白鹭湖，则更
像是瘦西湖。中海水面更辽
阔更壮观，知名度更高一些。
而白鹭湖呈葫芦状，寓意福禄
吉祥，南北狭长但却紧致，低
调内敛，还带点芦苇荡的“原
始味”。白鹭湖经过春的沉
淀，夏的蒸腾，湖水褪去了浮
躁，凝练成一汪温润的墨绿，
也不会再有波澜的惊起。今
年中秋，淫雨霏霏，连日不开，
致使白鹭湖水面上涨了两尺
多高。数百只白骨顶鸟拖儿
带女兴奋地在湖面上觅食游
弋，长长的鸟喙啄食形成的水
圈儿与贴附在水面飞行留下
的水痕，交叉串联，由小到大
泛起浅浅的水花，就像一幅徐
徐展开的动态水墨画。

令人兴奋的是，今年白鹭
湖又迁来了一批新客人——
凤头鸊鷉，它体形硕大，羽毛
多彩，憨态可掬，成双成对游
弋在水面上。它们的婚配制
度也具有现代文明属性，实行
一夫一妻制。求偶时鸣叫、婚
舞进行互动，产下雏鸟后常驮
在背上。甫一下水便成为水
中一景，吸引了不少游客翘首
观望。

更令人欣喜的是在南小
岛上，出现了六只白鹭。红红
的喙、洁白的羽毛、黑色的长
腿，它们迈着公主般的步伐，
昂起高高的头颅，时而啄食，
时而警觉地注视着周围。稍
有异常便立即腾飞，盘湖飞翔
两周后，又落在南小岛上。

据工作人员说，近年来政
府加大了对白鹭湖的投资，已
着手在南小岛建立隔离区，并
筑巢引鸟，定期抛食。看来白
骨顶鸟、凤头鸊鷉还有白鹭等
候鸟，已将白鹭湖定为过冬的
栖息地。有此良禽与我为邻
岂不兴哉？

 “春有百花秋有月”，秋
天的月夜是最美的。而夜游
白鹭湖，就体悟更深了。农历
九月十六，我漫步在白鹭湖
畔，金风拂面，波澜不兴。没
有了夏日的蝉鸣，没有了夏夜
的喧嚣，一切静谧而安详。走
在柳树成荫的跑道上，两侧路
灯在枝条的摇曳下，或明或
暗，远远望去好似穿越时间的
隧道，跑步八年的记忆瞬间浓
缩在无尽的隧道里。

白鹭湖周围华灯绚丽，流
光溢彩，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
都穿上了彩色的盛装。倒映
在水中的景色美轮美奂，缥缈
空灵。陆地上有多华美，水中
就有多灿烂。

皓月当空，月明星稀。皎
洁的月亮投射在白鹭湖中，水
中又增添了一个月亮。苏东
坡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
婵娟”的词，只有身临此时此
景，才能领悟得更真切、更透
彻。千百年来，它慰藉并顺遂
了多少人的美好愿望与期许。

今年的第一场雾，我走进
了大雾笼罩中的白鹭湖。行
走在湖畔如踏入仙境，晴天时
看到的一切都模糊不见了。
有时候，人在朗朗乾坤下看世
界，因看得太真切反而觉得厌
倦、无聊，转而在朦胧中寻找
美好，哪怕是虚幻的、暂时的。
太阳托举着浓浓的团雾慢慢
升起，大雾开始渐渐退却。就
在这时，湖边的蓝海钧华大饭
店如同海市蜃楼，凸显在雾
中，微风推拉着薄雾，酒楼若
隐若现，一会儿像座巍峨高
山，一会儿像座漂浮在空中的
欧式教堂，漂浮不定，魔幻诡
异。

深秋的白鹭湖，积蓄着浑
身所有能量。待来年，她以春
雷般的嗓音大喝一声，湖畔的
绿植便迫不及待地穿上春装
——白鹭湖又绿了。

白鹭湖的晚秋
□张鸿志

灯
         □郭同盛

    这是一个春寒料峭的早
晨。我骑着两轮电动车，被裹
挟在上班的人流中，此刻却和
大家一道，被十字路口的红灯
叫“停”了。
    “灯！”一声短促的关照惊
扰了身边的一堆人，我不由自
主地寻声望去。只见一个坐
着电动轮椅的残疾人，正隔着
三四个人抬手指了指我。我
好不纳闷，正愣着呢，路对面

的绿灯亮了。“哄——”人们便
一窝蜂地向前拥去。同样，我
也不甘落后。
    不过几分钟，我便随着人
群来到了一个新的路口。“糟
糕，又是一个红灯！今天是我
第一次去新单位上班，可千万
别迟到啊！”我心烦地敲打着
电动自行车的车把，朝对面的
灯张望着、诅咒着。
    “灯，兄弟，你的车，灯还
亮着……”身后突然响起一阵
急促的喘息声。我惊诧地一
回头，发现还是刚才那个坐轮
椅的人。他五十多岁的年纪，
一脸的清瘦煞白，此时此刻，
正一边指着我的车灯，一边冲

着我如释重负般地笑着。我
低头一看，可不是嘛，这大白
天的，我的车灯竟还傻乎乎地
亮着。顿时，一股暖流涌遍了
我的全身，感谢的话刚要出
口，对面的绿灯亮了，人们又
一窝蜂地向前冲去。
    “多好的一个人啊，即使
是面对一个素不相识的陌路
人，即使自身就是一个需要别
人帮助的残疾人，竟还能时时
刻刻、毫不吝啬地关心别人，
我一定要亲口向他道谢……”
想到这里，我立马向他追去。
眼看就要追上了，这位“轮椅
大叔”竟然左拐西去，和我“分
道扬镳”了！一阵悔痛袭来，

我好不失落，只能呆呆地望着
他驶去的背影，渐行渐远，竟
也 越 来 越 高 大 。“ 灯 …… 啊
……灯？”我心潮难平，倏然，
眼前一亮：这位“轮椅大叔”不
正是一盏灯——一盏中华民
族传统美德之灯，一盏指路明
灯吗！
    想到这里，
我 浑 身 是
劲 ，跃 上 我
的 电 动 车 ，
猛地拧足了
马 力 ，像 是
更加看清了
前 进 的 方
向！

故乡的山和水
（外二首）
□乔志兵

    故乡的水
    蜿蜒在田埂与石桥之间 

它不急不缓
水面上，飘着几片落花
故乡的山
青黛色的脊背
驮着云朵， 站在村口
它不言不语
记得我赤脚奔跑的童年 
记得每一条归家的路

风的家，很近、很近
它住在母亲的发梢 
在故乡竹林的沙沙声里 
它穿过山谷，绕过池塘 
只为在窗前轻轻一推
看看屋里的人

  时间，挂满枝头

被一场冷雨，按进了泥土
晨光矮了三分
露水开始练习结冰
你发现枫叶，早已红透

时间等着柿子挂满枝头
南飞的雁群，写尽天长
却在某个推门的清晨
撞见第一缕霜
正给枯草，系上白头

   雪的消息

雪的消息随北风抵达
时光如此仓促
便被冬的影子轻轻覆盖 

你仍记得，那一瞬的落叶纷飞
纵使冬已至，心仍留
故乡的小河边
看鸭子戏耍
看红霞牵着夜色，回家


